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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弗特小说《晚夏》中物的
显现与意义

*

冯 亚 琳

内容提要 奥地利作家施蒂弗特的《晚夏》堪称一部具有时代特征的

“恋物”小说。本文聚焦《晚夏》中物的聚集、秩序和意义，分析“物”
在该小说中的印记、审美和文化意义。小说所展演的对物的搜集、整理和

观察表达了十九世纪中叶德意志市民阶层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的生活

和精神状态: 人们一方面渴求把握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

又试图从中解读出符合自身文化诉求的审美意蕴。然而，一旦人的故事变

成了物的故事，而物的故事又成为符码和理念，当下与过往、内部与外部

之间的界限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的艺术化和世俗的理想化。
关键词 施蒂弗特 恋物 符码 抽象 精神绝对主义

德国文化学者哈尔特穆特·博姆在 《拜物教与文化》中称十九世纪是 “物

的世纪” ( das Saeculum der Dinge) ①。在历史主义的苍穹之下，不仅公共博物馆、
图书馆和各类展览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不同的城市和地区，而且民间的收藏热也

日益高涨，使得物的大规模聚集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现象;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

进程的加速，也导致大量的“人造制品” ( künstliche Dinge) 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日

常生活; 大型商场的出现更使得作为商品的物 ( 比如在精心设计的橱窗中) 近乎

展示为圣物。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语文学迎来了一个特殊的 “恋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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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重点项目 ( SISUWYJY201905) 的阶段性成果。
Hartmut Böhme，Fetischismus und Kultur. Eine andere Theorie der Moderne，Ｒeinbek bei Hamburg: Ｒowohlt，2006，

S. 17.
See Hartmut Böhme，Fetischismus und Kultur. Eine andere Theorie der Moderne，SS. 17 － 18.

*



它生发于比德迈耶①时期，在诗意现实主义时期达到高潮，具象的物质世界在文

学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展演。② 十九世纪中叶最活跃的德语小说家之一阿达贝尔特·
施蒂弗特 ( 1805—1868) 在小说《晚夏: 一个故事》 ( 后文简称《晚夏》) 中通过

人物之口表达的“敬畏原本之物”③ 可以被视为最具时代特征的 “恋物”宣言。
《晚夏》出版于 1857 年。从文学史上讲，小说诞生的时期介于比德迈耶和诗

意现实主义之间; 从社会史上看，《晚夏》诞生于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它

以文学方式所建构的乌托邦式 “美好世界”不应仅被视为 “一部纯粹的艺术产

物”④，因为小说长达十年之久 ( 1847—1857) 的成书史不可能与作者所处的社

会生活没有关联。因此，施蒂弗特反对把他的这部小说当做 “联姻”小说和

“一个过时的爱情故事”⑤ 来读，强调这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 “政治社会世

界”⑥ 所做出的反应: “在这部作品中，我省去了一种成熟的阳刚之气，取而代

之的是平静，而它的简约则是我们诗歌艺术所面对的装腔作势和衰变的反面。”⑦

十九世纪上半叶，作为“迟到的民族” ( verspätete Nation) ，德意志国家的社会矛

盾不仅没有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弱，反而被进一步激化。在不期而至

的工业革命和全面复辟的专制统治的社会环境中，德国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代

言人的政治态度明显划分为两种: 一类希望通过斗争改变现状，另一类则在经历

失望之后逃避到田园牧歌式的家庭生活中。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向着两

个方向平行发展: 一个是以“三月革命前”文学⑧为代表的政治化倾向，另一个

便是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和满足的比德迈耶文学。作为后者的代表性作

品，《晚夏》不仅讲述了一个美好而温馨的故事，而且营造出一派平静祥和的氛

围，但在完美的背后，读者却感受到某种淡淡的忧伤，因为在充满危机和变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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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比德迈耶指的是那种心满意足、循规蹈矩的老实人将秩序、安全、舒适当作生活理想的心态和精神。
比德迈耶时期 ( 1815—1848) 和诗意现实主义时期 ( 1850—1890 ) 以及后文的“三月革命前”文学 ( 1835—

1848) 均为德语文学时期划分概念，它们均属于德语文学的现实主义阶段 ( 1815—1900) 。
Adalbert Stifter，Der Nachsommer，München: Winkler，2005，S. 61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

名称简称“Nachsommer”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See Uwe-K. Ketelsen，”Stifter: Der Nachsommer“，in Ernst Ｒibbat，hrsg. ，Interpretationen: Ｒomane des 19. Jahrhunderts，

Stuttgart: Ｒeclam，1992，S. 325.
Cornelia Zumbusch， ”Der Nachsommer“， in Christian Begemann und David Giuriato， hrsg. ， Stifter Handbuch，

Stuttgart: J. B. Metzler，2017，S. 99.
Uwe-K. Ketelsen，”Stifter: Der Nachsommer“，S. 325.

Adalbert Stifter，Brief aus Linz an Louise Freifrau von Eichendorff vom 17. 7. 1858，Stuttgart: Ｒeclam，1992，S. 325.
这一流派的作家政治化倾向明显，主张要用文学创作唤醒民众，争取民主权利，实现政治改革。相关内容详见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 ( 第 3 卷) ，译林出版社，2007 年，第 318 － 327 页。



时代背景之下，圆满和完美既为反讽，也是哀歌。两者结合成为一面棱镜，折射

出这一时期市民阶层所追求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而体现这一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则

是小说所展演的一系列文化主题，诸如教育、家庭、身体观、日常生活、爱情①

等，也包括本文所讨论的重点: “物”。事实上，《晚夏》堪称以文学方式言说物

的典范。这不仅是因为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对各式物件的描写———作为集合名词的

“物” ( Ding) 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之高也堪称德语小说之最②———也不仅在于人

物之间长篇累牍、不厌其烦的关于物的对话，还在于为了凸显物的核心地位，小

说采用了“去主体化的叙述方式”③，无怪乎研究者认为施蒂弗特是十九世纪中

叶表现出“最明显的文学拜物教立场”④ 的德语作家。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解析

“物”在小说《晚夏》文本层面上的展演，进而探析生发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这一

特殊的文学“物恋”的审美与文化意义。

一、“物”的聚集

《晚夏》对物的展演首先始于对物的收集。收藏几乎是小说中所有人物⑤

共同的喜好，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有着收藏癖的人都出身市民阶层，这

不仅包括自称从小就是 “物的真实朋友” ( Nachsommer: 24 ) 的第一人称叙述

者海因利希和他的商人父亲，更包括海因利希在野外考察避雨时偶遇、后来成

为其精神之父的李飒赫男爵，后者虽拥有贵族头衔，但他原本出身于偏远地区

一个小市民家庭，其功勋贵族头衔 ( Leistungsadel ) 是他在职业生涯中通过建

功立业而获得的。小说末尾李飒赫过继了他初恋女友玛蒂尔德的女儿娜塔莉亚

之后自豪地宣称: 他从此重新回归了市民身份 ( see Nachsommer: 700 ) ，这一

幕体现的正是李飒赫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由此可以明确，本文讨论的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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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小说的爱情主题，详见冯亚琳《施蒂弗特长篇小说〈晚夏〉中的爱情与激情》，载《德语人文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25 － 29 页。

See Christian Begemann，”Ｒealismus und Wahrnehmung der Dinge: Adalbert Stifter“，in Susanne Scholz und Ulrike

Vedder，hrsg. ，Handbuch: Literatur ＆ Materielle Kultur，Berlin und Boston: De Gruyter，2018，S. 258.
Katharina Grätz，”Ｒealistische Ｒealien. Zur Zeichenfunktion des Gegenständlichen bei Adalbert Stifter“，in Moritz Baβler，

hrsg. ，Entsagung und Ｒoutines. Aporien des Spätrealismus und Verfahren der frühen Moderne，Berlin: De Gruyter，2013，S. 127.
Christian Begemann，”Ｒealismus und Wahrnehmung der Dinge: Adalbert Stifter“，S. 258.

这里的“所有人”虽不排除女性，但由于女性在小说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与物的关系或仅在男性的言说中得

以展现，或遵循的是男性的建议，包括玛蒂尔德也是在李飒赫的指导下修缮自己的施泰因庄园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小说关于物的话语属于男性话语。



普遍或者抽象意义上的物，而是小说体现出的十九世纪德国，尤其是当时市民

阶层对物的态度与理解。
德尼丝·维尔德在 《物的收藏: 探究一种文化技术》中指出，自十八世纪

起，收藏在德语国家经历了一场 “普及与民主化”的过程。① 这一倾向在十九

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与德意志 “有教养的市民阶层” ( Bildungsbürgertum) 追求的

“修养理想” ( Bildungsideal) 不无关系。② 回溯修养这一概念的生成与发展，可

以发现其涵盖的“塑造”、“教育”和 “成长”三个基本含义③虽没有太大的变

化，但不同于魏玛古典时期建立在 “整体人” ( der ganze Mensch) 基础上的人

文修养和浪漫文学以诗为终极目标的精神追求，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将目光

由远方转向私人生活领地，即住宅与庭院，而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人们自

我教育的最佳途径和工具。④ 小说中，几位男主人公都热衷于收藏，他们收藏的

类别也大致相同: 图书、油画、雕塑、珠宝、大理石等。如果说这些收藏品都因

其稀有性而产生“吸引力”⑤，那么其 “交换价值”、“实用价值”⑥ 和 “观赏价

值”⑦ 则是选择收藏品的基本原则。海因利希的父亲就教导儿子说，他只收藏珍

稀的古画，因为“一旦需要，便可以把这些画卖掉” ( Nachsommer: 13 ) 。由此

可见对于十九世纪具有经济头脑的市民阶层而言，物的商品特性已不言而喻，

而学会经营更是青年人必须习得的基本生活能力，海因利希从小就被父亲要

求学会管理遗产和处理日常开销 ( see Nachsommer: 20 － 21 ) 。相对于保值或

者盈利，实用与否更是市民生活观的组成部分，否则很难解释叙述者在介绍

父母和李飒赫的房间布局和摆设时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用 “有用”和 “实用”
等字眼来评判。除了 “交换价值”和 “实用价值”，物的审美价值也是十九世

·661·

外国文学评论 No． 1，202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ee Denise Wilde，Dinge sammeln. Annährungen an eine Kulturtechnik，Bielefeld: transcript，2015，S. 51.
See Denise Wilde，Dinge sammeln. Annährungen an eine Kulturtechnik，S. 52.
详见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 页。
由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仍旧处于政治形态分裂的状态，市民阶层所建构的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身份。

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十八世纪末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追求逐渐被文化民族所替代。这里只是间接涉及这一问题，

即比德迈耶时期的恋物从日常开始，最终通向对物的文化阐释。
Johannes Endres，”Vorwort“，in Johannes Endres，hrsg. ，Fetischismus. Grundlagentexte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die

Gegenwart，Berlin: Suhrkamp，2017，S. 22.
See Walter Benjamin，”Das Passagenwerk“，in Johannes Endres，hrsg. ，Fetischismus. Grundlagentexte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die Gegenwart，S. 191.
Gudrun M. König，”Das Veto der Dinge. Zur Analyse materieller Kultur“，in Karin Priem，Gudrun M. König und Ｒita

Casale，hrsg. ，Die Materialität der Erziehung: Kulturelle uns soziale Aspekte pädagogischer Objekte，Weinhiem und Basel: Beltz，
2012，S. 23.



纪中叶市民物质文化观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① 比如，若说在阅览室的正中央

放置“一张大桌子” ( Nachsommer: 80 ) 是为了方便人们能在上面展开大幅地

图，那么在客房里放置一个 “对于这样一个房间已不常见” ( Nachsommer: 68 )

的摆钟则无疑是因其审美和观赏价值。
与收藏品出现频率相匹配的是各式各样收纳或者陈列这些物件的容器，小到

匣子，大到专用房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被称为 “玫瑰屋”的两个展厅，

其一是大理石收藏室，其二是画廊，住宅俨然成了私人博物馆。小说描写的这一

现象与十九世纪在德意志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博物馆和档案馆相呼应，但

这类场所的意义却相当多元: 十九世纪市民阶层建构民族文化的热情逐渐演化为

对民族文化记忆的追求，而对于指向民族历史的物的收集和储存显然是为了满足

这种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建构的需求。不仅如此，器物在成为展品的过程中获得

了显而易见的核心位置，继而将作为收藏者的人置于自己的包围之中，使得主客

体之间的关系发生移位。本雅明就曾对此现象评说道: “并非器物因内化于收藏

主体中而变得鲜活，而是收藏者本人居住在了这些器物中。”②

但不能否认的是，收藏在唤醒记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肯定了遗忘的绝对性，

正如皮埃尔·诺拉为了区别记忆与历史的不同所指出的那样: “随着传统记忆的

消逝，我们愈发感到有责任把曾经存在过的事物的遗迹、文献、图像、谈话、可

见的符号等加以收集积累，仿佛要让这些不断增生的材料成为向某个无以名状的

历史法庭提供的无以名状的证据。”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藏指向的是缺失，因

为物化将记忆加以外置的过程本身就是 “遗忘过程”的展现。④ 李飒赫显然对此

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一方面热衷于对器物的收藏，另一方面也不断抨击当下

社会遗忘了或甚至是不了解古代创造物的美，致使先人未曾完成的教堂在 “我们

这个时代里”显得格格不入，“我们不再能够感受它们，或许还会弄些丑陋的祭

坛画去糟践它们” ( Nachsommer: 94 ) 。他认为 “在我们之前，曾经生活着很多

深刻的人” ( Nachsommer: 94) ，因此主张现今应当向古代学习:

我们不仅能够———假如观察我们先祖的成就，还有公元前懂艺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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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ee Walter Benjamin，”Das Passagenwerk“，S.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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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Nora，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Frankfurt a. M. : Fischer，1998，S. 23.
详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哲学片段》，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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